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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4期新闻稿：黑暗国度的解放与发展之愿
 

《云间钱味》，巴桑贾夫·乔伊尔贾夫（蒙古）作于200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几十年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债务、紧缩和结构性调整
的发展模式根本行不通。殖民地国家曾经历的长期困境依然存在。麦迪逊项目数据库 2023 年发布的
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全球GDP在 1980 年至 2022 年间增长了 689.9%，从 18.8
万亿美元增至 148.5 万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的全球贫困率并没有相应下降，这表明全球经济增
长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合理分配。唯一的例外是中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近发布的报告《负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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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世界》（A World of Debt）显示，2023年，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97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自201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令人奇怪，因为
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直告诉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债务的唯一办法就是借
债，即举借更多的债务。1998  年，《华尔街日报》直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在灭火，而是在火上
浇油。

《超越宇宙》，保拉·尼科·库梅兹（危地马拉）作于2005年

1980年，在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领导下，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南北会议，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新
国际秩序。会上提出了《阿鲁沙倡议》，呼吁建立一个实行民主管控的新国际货币机构，并创建一种
既能作为国际交换手段也能作为主要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单位。《阿鲁沙倡议》提出，“世界不能继
续容忍一个国家强行推行本国货币来扮演国际货币的角色，同时允许不受控制的国际货币创建和跨国
投机活动发生。”这次会议是当时的众多会议之一。那时，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政策方针显然只会带来苦难而非发展。尼雷尔在会议发言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何时
变成了国际财政部？各国何时同意将决策权拱手相让？坦桑尼亚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已经
足够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政治干预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如果他们没法提供帮助，至少应
该停止干涉。”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95525792270487000
https://www.daghammarskjold.se/wp-content/uploads/2019/10/development-dialogue-1980-2.pdf


3

《肩并肩》，丁氏娣蓬（越南）作于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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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遭到尼雷尔等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仍在继续。尼雷尔在发言
的最后举起双手：“我相信，只要人民确信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公平分担负担，并坚持执行国家自己
的政策，他们将愿意继续承受当前困境带来的更多牺牲与负担。”但什么是自己的政策呢？这在会议
上既没有被清晰阐述，在尼雷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五年里也没有得到明确解释。尼雷尔卸任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986年，坦桑尼亚新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后实施了经济复苏计划，削减公共开支并
放宽外汇管制。坦桑尼亚别无选择，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屈服，放弃了尼雷尔实施的乌贾马合作
发展政策。

每隔几年，全球南方国家都会经历同样的循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债务紧缩制度屈服后，一场
不可避免的严重危机席卷而来并引发政治动荡。随后，承诺为摆脱危机寻找出路的新势力涌现，新政
府上台执政，经过几次尝试后这些国家被迫重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牢笼，如此循环往复。尽管制定了
“自己的政策”，但正如尼雷尔所指出的那样，力量对比悬殊，任何独立议程都无法实现。所以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愿都受到压制，也缺乏足够的优惠融资支持那些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
政策。

拜登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表示：“这是一场关于全球经济、技术、人类价值观等许多方面未来
的激烈竞争”。他认为这场全球性竞争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国，另一方是伊朗、俄罗斯、中国和朝鲜，
而美国马上就要获胜了。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幼稚。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谈到竞争。当法新社记者询问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如何评价此言论时，他平静地回答道：“过去四年，中美关系虽有起伏，但总
体保持稳定。”没有丝毫好战情绪。讲话其他部分的关键词是“磋商”、“对话”与“合作”。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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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讲话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崛起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商品需求和工业化资金的来
源，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平衡。现在，这些国家不再需要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世界贸易与
技术重心正在转移。

正是因为这种转变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垄断资本不利，美国才将这种局面视为一种竞争。那些已崛起
的主要经济体则认为这是它们发展的权利。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并不认为当前的世界局势是拜登所描述
的竞争。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机遇。随着新融资和投资来源的出现，全球南方各国将再次有机会如尼雷
尔半个世纪前所说的那样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些新政策会是什么呢？

在与《全球南方洞见》团队合作编写的最新档案《面向全球南方的新发展理论》中，我们阐述了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在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极高相关性的原因。简单来说，经济增长的根本
需要是对新固定资产（无论是建筑物、基础设施还是工业机械）进行投资。此外，我们还发现人均
GDP  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仅靠外国直接投资和
投机性资金流的进入并不能改善社会指标。融资质量是发展议程的关键，而发展议程的核心是工业化
进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现代机械工业。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能力
的建设。我们必须通过投资来建设，通过建设来发展，通过发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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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斯利曼·埃尔卡梅尔 (突尼斯)作于2022年

我们研究所将在未来几年里探索新发展理论的各方各面。我们认为，这个被拜登称为“竞争”的机会
至关重要，不容浪费。档案的最后几行充满诗意：

非洲革命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教导我们，民族解放的目标是解放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进
程。因此，为全球南方制定新的发展理论也是回归我们摆脱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
争之源。有了它，我们就能为那些身处黑暗的全球南方国家指明方向，谋求解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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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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